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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KTV 消費覬覦中國的社會矛盾 

Karaoke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馮應謙(Anthony Fung)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卡拉 OK 在中國的狀況和反映在卡拉 OK 消費中隱含的社會

矛盾。在中國三個城市參與觀察和民族志訪談的基礎上，本文將揭示，KTV 在

中國的經營者改造了卡拉 OK 的引入形式，將其變為主要是為了迎合中上階層

的消費者，並且建立在這個社會經濟階層的現代性之上。它意味著年輕人不得

不去消費一種並不符合他們品味和現代性的卡拉 OK 形式。因為中上階層興趣

的優先權，在卡拉 OK 消費的個案中，今天在中國的年輕人被迫去學習並適應

一種偏離於青年文化的不同美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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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social contradiction reflected in karaoke 
consumption.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and ethnographic interviews in 
three cities in China,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KTV operators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the imported form of karaoke into one that mainly caters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 consumers and that is built upon the modernity of this socioeconomic 
class. It means that youth have to consume a form of karaoke that does not match 
their taste and modernity. Given the priority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 in the case of karaoke consumption, youth in China nowadays are 
forced to learn and adapt to a different aesthetics that deviates from the yout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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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言：卡拉 OK 在香港和中國大陸 
 

唱卡拉 OK 通常被看作是一種娛樂，表演者通過在一個特別的空間

裏，在一群同伴、同事或公眾面前歌唱和表演，來釋放自己的能量和情

感。在前殖民的香港，自 80 年代後期以來，唱卡拉 OK 成為年輕人中非

常流行的一種娛樂形式。與西方國家卡拉 OK 消費相同的是，很容易看

到一個在 K 房的唱卡拉 OK 的人內在情感的起伏。在一些特別的時候，

整個情感的波動（從歡樂到絕望）在唱卡拉 OK 的時候突然打開。相對

照的是，剛剛跨過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邊界，在中國經濟特區的深

圳，對那些生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人們來說，卡拉 OK 中同樣的音

律能夠意味著一套非常不同的音符和含義。這是一個經驗研究很少做的

地帶，正是本文所要集中討論的目標。在中國大陸經驗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試圖闡明中國卡拉 OK 的消費和其中一個主要的社會文化含義。 
在過去的十年，卡拉 OK 消費在非西方語境中不同種類的“感覺結

構＂引起了很多學者的學術興趣，由此產生了各種研究成果，包括從對

卡拉 OK 消費的豐富描述到使用者經歷的釋放效果的理論化討論。在關

於越裔美國人卡拉 OK 視頻的敍事分析中，Deborah Wong （2000: 80）

提出，這些視頻對從越南來的移民和流放者在一個限定的空間裏（即 K
房）探索他們的身份提供了一個表演框架。在這個限定的空間裏，表演

的可能性極大地超越了他們在真實的社會語境中結構化的生活的可能

性。在關於卡拉 OK 在中國消費分析中，Kenneth Dean（1998：179）辯

論說，卡拉 OK 在中國社會大流行的後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為在國家和地

方之間一個更為彈性的“結構性介面＂提供了機會，這將導致官方控制

的傳統代碼和象徵的鬆弛。 
這項關於卡拉 OK 包廂（KTV）在中國和香港的研究將不會致力於

得出類似的關於文化或政治的宏觀結論。本文在很大程度上以訪問卡拉

OK 演唱者收集的資料和實地參與觀察為基礎，集中於探討卡拉 OK 在中

國的增長和消費的文化意義。本文的分析將不僅探討卡拉 OK 如何作為

一種暫時的惡作劇起作用，還將分析中國不同的卡拉 OK 使用者消費 K
房的夜生活構成，並將闡明卡拉 OK 作為一種“文化技術＂ 如何被不同

的社會群體使用（Otake and Hosokawa, 1998），討論什麼樣的文化矛盾暗

含於卡拉 OK 消費的競爭方式之中。 
 
二、研究目標：研究卡拉 OK 在中國和香港的狀況 
這項研究主要調查當代中國卡拉 OK 俱樂部的夜生活構成。後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允許為數眾多的夜生活娛樂形式繁榮。自從 1991 年卡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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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中國南方傳播開來，唱卡拉 OK 成為了中國城市裏最流行的一種

娛樂活動(CE.com, 2009, Janurary 9)。臺灣最大的 KTV 連鎖店，包括錢櫃

Partyworld 和假日 KTV 在中國大陸建起了特許經營店。15
 為了突出中國

卡拉 OK 的獨特特徵，這項研究將不斷地隱性地或明確地將中國的卡拉

OK 消費景象與香港作比較，這樣的比較會豐富我們對卡拉 OK、中國的

消費和消費者的理解。 
在中國，卡拉 OK 流行的一個背景原因是文化歷史因素。公開地“日

夜飲酒和表演喧鬧的音樂＂的實踐能夠追溯到中國古代 (Lee, N.A.)。在

當代中國，唱卡拉 OK 不被看作是外來的或是侵入的；從本地來看，卡拉

OK 實際上常常被看作是非常亞洲的事情。儘管根深蒂固的謙虛和恭順的

儒家觀念易於使人卻步於在公眾面前表演個人才能和情感，但它尚沒有

足夠強大到鎮壓卡拉 OK 在本地的流傳。當卡拉 OK 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

社會的時候，它被看作是冒險的私人空間，其設計用來表達被壓制的願

望和情感。它允許個人願望在沒有強烈蔑視社會原則條件下的釋放。 

我們沒有關於中國卡拉 OK 包廂俱樂部和其他卡拉 OK 夜生活場所

的精確統計。根據媒體和業界人士非正式的一個估計，中國北京大約有

1500 卡拉 OK 包廂，卡拉 OK 吧，或 KTV，上海有 1400 個。中國卡拉

OK 的數量在過去的幾年裏增長了 20%（ktv8848, November 2008），呈現

出一個快速增長的卡拉 OK 消費需求。很多中國卡拉 OK 俱樂部（通常

也叫 KTV）有女招待的夜總會或是 KTV 和夜總會的混合形式。16 在那

裏年輕的女性（或在一些例子中是男性）提供性服務(Zheng, 2008; Pan, 
Bai, Wang and Lau 2004).17 官方的統計顯示，自從 1992 年 2 月 KTV 引

入到中國以來，在 KTV 包間裏賣淫的例子達到 143,000 宗(Wang, 2008, 
November 21)。根據我的資訊提供者，一些卡拉 OK 俱樂部，例如北京

五分之一的 KTV，是集中於毒品消費的夜生活場所。本項研究將不探討

集中於性交易和毒品消費的卡拉 OK 場所，它將只關注卡拉 OK 俱樂部，

酒吧和包廂，在那裏唱歌和表演是主要的活動。 

在香港，一項由協青社在 2005 年展開的調查發現，百分之二十在 6
歲至 24 歲之間的年輕人會常常選擇去卡拉 OK 作為他們的“休閒場所＂ 
(香港青年研究所, 2006)。卡拉 OK 基本上融入到香港日常社會生活的一

                                                 
15卡拉 OK 从台湾、日本到亚洲其它的华人社会的扩张具有很强的文化全球化含义。但

本文将不会讨论这一问题。 
16 这样的混合形式明显的服务如同一个纯粹的 KTV，但当有需求时，这类俱乐部也提

供性服务。 
17 Zheng (2008) 研究了在卡拉 OK 吧从农村来大连的女招待遭受的剥削和性暴力。这

并不是特别的个案，因为据报告中国三分之一的 KTV 女招待提供性交易（Pan, Bai, 
Wang and Lau,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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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它在年輕人以及工薪階層中是非常普遍的。它僅僅不是中產階級

的一項流行休閒活動。學生群體，基督教組織，青年中心常常組織卡拉

OK 演唱部分作為一個嚴肅交流活動的組成。儘管在香港也有女招待的

卡拉 OK 俱樂部，年輕人能夠容易地分辨出普通的卡拉 OK 俱樂部和有

女招待的卡拉 OK 俱樂部，並且他們很少訪問後一種。 
 
超越卡拉 OK 的演唱 

中國大陸的卡拉 OK 消費模式和文化含義與西方和其他亞洲社會包

括香港有很大不同。儘管通過音樂電視的管道音樂錄影已經抓住了年輕

一代，但卡拉 OK 在英國和美國從來沒有成為一種非常流行的娛樂活

動。日本在 70 年代發明了最早的卡拉 OK 原型——最初是一種很昂貴的

時尚。但當卡拉 OK 旅行到中國的時候，它的傳播就不僅限於在日本的

設置和文化形式。18自從 1990 年代以來，它就不斷地被本土化，並且被

移植入各種社會空間，夜總會、酒吧、中國餐館和家庭就是其中幾個例

子。卡拉 OK 在中國的多重設置和文化的形式需要闡明。 
卡拉 OK 在中國本土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它常常不是作為一

種獨立的娛樂活動。也就是說，卡拉 OK 常常與其它的娛樂活動聯繫在

一起，或是包含在更大的娛樂活動範圍之中。換句話說，如同我在數次

的實地觀察中所見，卡拉 OK 常常不是活動所突出的部分。在中國卡拉

OK 使用者的形象同樣也有變化。在卡拉 OK 包廂，除了年輕人之外，還

可以發現商人和專業人士。他們通過唱卡拉 OK 之外的活動與其他人互

動。喝酒、賭博、閒談、娛樂客戶，做收支平衡計畫單，談判一單生意，

以及簽合同等等是這些在卡拉 OK 俱樂部裏可能的一部分活動。總體來

說，這類群體消費和參與卡拉 OK 的方式反映了他們與唱卡拉 OK 的年

輕人在社會經濟狀況上的根本不同。相對照的是，在香港，幾乎所有研

究者在實地訪問的活動主體都是年輕人或年輕的專業人士，他們出來唱

卡拉 OK 就是為了工作後的放鬆。在香港也會看到那些完成了家務常常

去唱卡拉 OK 的家庭主婦們，她們通常在早上已從超市或濕貨市場採購

了當天的食物之後，下午基本上已完成了每天的房屋清潔，她們於是去

唱卡拉 OK 就是與朋友們社交。 
 

 

                                                 
18 中国人痛苦的记忆在这里也需要提及：因为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中国的历史遗留影响，

中国人在谈到消费时，从物质到文化，很少联系到日本的现代性。这种被看做为现代

的卡拉 OK 并不怎么被当做日本制造，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时髦的技术形式，是中国人

可以用来表达感情和自我娱乐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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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個方法論的筆記 
這項研究主要採用的方法有參與觀察和作為輔助的民族志學的訪談

和深度訪問。通過對香港和中國的（北京、上海和廣州）卡拉 OK 演唱

大約 20 次的參與觀察，我與卡拉 OK 包廂主要類型的消費者在自然狀態

下互動，並且觀察了大陸的 KTV 和香港的商業 KTV 的運作。在香港和

中國大陸，實地調查是通過參加朋友、親屬和同事的卡拉 OK 活動來展

開。在中國大陸，我也主動地計畫和組織了一些卡拉 OK 的聚會，來自

不同人際網路的人被邀請參加。在香港，在我實地調查中，參與卡拉 OK
絕大多數人都是年輕人或年輕的中產階層。在中國大陸，在我實地調查

中，參與者的社會背景包括學生、老師、媒體人士、職員和商人。這些

卡拉 OK 參與者可以根據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和年齡分為兩組：一組是

十多歲的少年和經濟獨立的成人，另一組是“新富＂。“新富＂們19有著

穩定的經濟狀況，因為他們的生意、工作和參與中國經濟起飛中的對外

貿易——全球化的一個結果。他們中的大多數人是社會中上層，在商業

或大公司的資深管理職位上任職。 
在參與觀察之外，我也對業餘歌手、卡拉 OK 的參與者（在卡拉 OK

俱樂部的走廊或洗手間）開展了民族志的訪問，訪問還包括卡拉 OK 的

工作人員，在 KTV 或 KTV 房的服務生或女服務員。正式的訪問是通過

對中國和香港資深的管理人員的訪談來展開。提出的問題包括顧客、消

費喜好、環境、裝飾、歌曲單和卡拉 OK 俱樂部其他操作細節。在香港，

兩個主要卡拉 OK 連鎖店，即 Neway Group20 和 California Red，的高層

管理者向我介紹了連鎖店的整體策略。21 
 

四、背景：卡拉 OK 的不同功能 
 

政治的功能 
在中國大陸唱卡拉 OK 的一個獨特特徵是卡房提供了一個民主的私

人空間。這是一個與中國強勢的社會和政治力量控制所分離的空間。這

種從常規的社會生活的分離賦予卡拉 OK 有趣的文化特質。在歌唱中真 
 

                                                 
19 “新富”现在是一个在中国语境中通用的学术术语，指的是作为全球化结果而在中

国出现的一个富有群体（例如 Goodman, 2008）。 
20 在香港，有 23 家卡拉 OK 包厢连锁店，但 Neway Group 和 California Red 几乎占了

全部的市场。Neway Group 是领军者，占有 40%的市场，年收入达到港币 170 万。 
21 他们的访问因为有着个人的朋友和校友的联系，而获得更多的关于市场和商业的策

略。其中一个主要的卡拉 OK 经营者的市场主任是研究者所任教的大学的校友，另一

家卡拉 OK 连锁店的店主是研究者个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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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身份的暫時消失導致了卡拉 OK 使用者權力的均衡。卡拉 OK 使用者

有著同樣的權力去表達他們的情感和平等要求。決定權力唯一的重要條

件是演唱的品質，而不是社會經濟的狀態和政治地位。自由的表達和權

力共用的公正維繫著卡拉 OK 空間中民主的特質。 
第三種民主化的趨勢包含在 K 房中演唱歌曲的選擇。幾乎每一種

歌，從情歌到帶有政治色彩的歌曲（包括支持和反對霸權的歌曲）都可

以在遠離控制的卡拉 OK 包廂中找到。更重要的是，沒有人會因為表演

哪怕是最“革命＂的歌曲而承擔政治或社會的後果。22 因此，毫不奇怪

共產黨的文化部門自 2006 年以來試圖對卡拉 Ok 進行嚴格的控制。文化

當局試圖通過壓制娛樂業將播放的音樂集中放置，來管理 KTV 中所有可

以獲得的歌曲。表面來看，它是解決在 KTV 經營者和音像公司之間版權

爭議的一種合法的實際的方式。但實際上，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制止

在這些音樂播放中“不想要的＂歌曲的手段。儘管並不成功，這個控制

反映了卡拉 OK 包廂潛在的政治效果。 
個人的功能 

儘管卡拉 OK 空間與消費者在一些方面與社會和國家分割開，他們

在同時也保存了一定的中國社會裏的人際動力。對卡拉 OK 消費者來

說，卡拉 OK 起到了一個轉換空間，可以容納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被看

作是不正常的行為。對於香港和臺灣的父母和教育者這樣的保守人士，

如同 Brian Raftery (2008) 在中國大陸的觀察，卡拉 OK 是一種美學的犯

罪。卡拉 OK 可以作為一種治療，使膽怯的自我變為大膽的、有信心的

自我接受。 
 
社區的功能 

在個人欲望滿足之外，卡拉 OK 在中國的消費還被有爭議地看作具

有社區建設功能(e.g. Drew, 2001)。23 如同 Casey Lum (1998: 175) 辯論

說，在世界的很多部分，包括中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在卡拉 OK 空

間中不是相互排除，而這樣共存於環境中帶來了卡拉 OK 的困境。即在

卡拉 OK 語境中，消費者之間的自我協商，在多大程度上保持他們的個

人性，或選擇在其他卡拉 OK 參與者面前通過匿名來獲得私人性和安全。 
與其說，卡拉 OK 提供給參與者順從群體的原則的一個環境，因此

他們可以安全地建構一個個人身份而不用危害他們作為群體成員的構成

(Ban, 1991)。不如說，卡拉 OK 能夠讓一個個體維持群體成員的身份，

                                                 
22 在这个语境中“革命”调子指的是在大众媒体中敏感的关于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自

由主义、自由的歌曲。 
23 Rob Drew 关于在美国东海岸使用卡拉 OK 的民族志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社区建设的功

能（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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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通過暴露地表現他們真實的自我——這一行為是他們在通常的公開

環境所不能夠做的——來建立與群體之內的信任和聯繫。哲學家 Daniel 
Bell 敏銳地指出唱卡拉 OK 的實質：“演唱的道德原則不是唱好，而是

促進和諧。＂ (Cityweekend, N.A.) Ringo Ma and Rueyling Chuang (2002)
同樣談到了社區建設的功能，他們爭論說，臺灣的卡拉 OK 是中國文化

和現代技術之間的接觸面，不僅解放了消費者的思想和文化身份，還保

留了像“關係＂這樣傳統的價值。 
 
階級功能 

在卡拉 OK 的社區和個人功能在中國運作的同時，本文集中於討論

卡拉 OK 消費的階級功能，特別是對不同階級卡拉 OK 社會功能的對照。

在 Otake 和 Hosokawa(1998: 197) 對日本卡拉 OK 的分析中，他們一方

面承認它是一種文化實踐，其中的參與者通過表演適當的形象或文本來

表達他們的身份，他們另一方面也強調作為日本出口的一種娛樂形式，

卡拉 Ok 有一套複雜的關係構成，包括階級關係和一個它所屬的具體的

現代性模式。卡拉 OK 文化的表達因此也表明了它對這些不同階級群體

的社會功能，從慶祝平等主義和做宣傳到單純地自我表達 （Zhao 和

Tarocco,2007）。但是，對卡拉 OK 消費中不同階級興趣的共同出現，一

個更加有趣的理性問題是，卡拉 OK 在中國是如何重新形成，由此來容

納不同社會經濟狀況的本地群體的趣味、期待和使用的？中國卡拉 OK
經營者是如何解決在中國語境中卡拉 OK 使用者群體競爭的辯證關係？

中上階層的興趣壓倒了其他的使用者嗎？多樣的觀眾，特別是年輕群體

如何回應壓倒性的權力政治？舉例來說，一個人可以期待對商人理想的

卡拉 OK 設定是培養客戶關係，那麼會與追求時尚和休閒的年輕人在歌

曲、氣氛和服務上有很大不同嗎？中國的 KTV 經營策略不得不體現出在

本地社會不同階級中的分化和矛盾。24 
 

五、發現和分析 
    在卡拉 OK 中表演性的和穩定性的現代性 

儘管本研究的理論方法在總體上與 Pierre Bourdieu (1984)關於文化

資本和階級基礎消費的概念相一致，但與 Bourdieu 概念顯著不同的是，

這樣研究關於卡拉 OK 消費的說明是根據現代性消費的本質。在中國，KTV

是年輕人可以明確表達他們自己的生活類型、態度和價值觀的非常少的

                                                 
24 未来这样的分析可以被扩展到卡拉 OK 场域中的其它性别和种族分析。 



 
 
 
 
 
 
 
 
 
 
 
 
 
 
 
 
 
 
 
 
 
 
 
 
 
 
 
 
 
 
 
 
 
 
 
 
 
 
 
 
 

 

從 KTV 消費覬覦中國的社會矛盾 

 
 

 81

青年活動之一。卡拉 OK 在中國的消費，同卡拉 OK 在香港和西方城市

一樣，或多或少的是一種文化或次文化消費，年輕人通過唱卡拉 OK 和

表演來展示、傳達或者是表達他們的態度、價值和身份。卡拉 OK 不僅

是一種表演性活動，它也顯示出一種表演性的現代性，年輕人學會並且

尋求以一種革新的和非慣常的方式來表達這樣的身份。在宏觀和集體層

面，年輕的卡拉 OK 消費者通過共同表演來設計和建構共同的身份，這種

身份與共青團中央，正式的黨組織，還有學校對青年意識形態的指令相

區別開來。 
同年輕的一代相對照，中上階層沒有表現或表達他們階級狀態的迫

切或直接的需要。如果他們需要展示他們的階級身份的話，他們會通過

顯著的物質消費來表現(Bourdieu, 1984)，而不是通過諸如唱卡拉 OK 這樣

的流行文化活動。對他們來說，追求現代性與表現出與核心價值的不同、

區別或分裂沒有關係。相反，現代性對他們來說是與穩定的現狀，即維

持他們的地位、財富和權力聯繫在一起。25他們消費卡拉 OK 起著一個功

能性的目的：同一階層和年代的人都參與到一個慣常的活動，在其中他

們通過表演對他們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那些歌曲能夠幫助他們經常回

想、排演和記得同樣的集體價值。他們表演是為了達到感受穩定的現代

性的目的。他們擁抱表演性和經常性的現代性，但後者是他們這個群體

策劃活動的核心。但是，他們並不是完全通過唱歌來表達對社會核心價

值的尊重和自我表現他們現狀的一部分。在 K 房，人們通過他們選擇的

歌曲，生活方式和他們消費的文化來聲稱他們共有的同樣的美學、趣味

和現代性。有著這樣的共同性，卡拉 OK 成為了一種加強、催化和允許

其他的活動來反映和呈現穩定的現代性的工具。 
維持生意交易和商業關係也是卡拉 OK 直接的目標。非常普通的是

那些 30 歲到 50 歲之間的人，這些人共有著混亂的記憶，舉幾個例子來

說，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政策初期所帶來的不確定性和希望，1989 年

對政治的失望，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他們集體地經歷了從過去

的創傷到現代作為小資的富裕的鮮明對照。儘管有著個人的不同，這些

人都渴望富有——與他們根深蒂固的記憶一起的理想和浪漫——在他們

每天的生活實踐中。在卡拉 OK 空間裏，這些群體擁抱著並凍結著那些

黃金日子的記憶，在那些日子裏他們開始積累財富，而不是回想處於饑

餓和政治上混亂日子的創傷。這些共同的穩定記憶是沒有說出來的人際

交流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所有的經濟活動得以展開。 
我發現對中上階層的人士來說，卡拉 OK 也能夠作為一種民主化的

                                                 
25 在民族志的访谈中，卡拉 OK 的参与者总是谈到他们的职业和他们计划积累更多的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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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我指的是選擇即興表演的歌曲並且一首歌可以被任何人選擇，也

可以被房間中任何參與者組合表演。這類群體的人更喜好一個可以交流

的歌曲集——承載著他們共同的記憶——因此他們的節目單數量不很

大。相對照的是，年輕的卡拉 OK 消費者選擇“他們這一代的歌＂和那

些他們擅長表演的歌曲。 
 

作為文化標記的“老歌＂ 

穩定的現代性的消費強調使得中年人，中上階層的卡拉消費者較喜

歡一種節目單，該節目單與青年消費者尋求表演性的現代性有很大的不

同。“老歌＂組成了前一個群體的節目單中最重要的部分。26 他們最常

表演的歌曲不是那些現在流行的歌曲，而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民歌，在 1970
年代老的革命歌曲，和在正統的共產主義的 1980-90 年代從臺灣傳入中

國大陸的華語歌。那一時期正是典型的中國商人成長的時候。與在盎格

魯-薩克遜文化影響下成長的中國年輕人或觀眾不同，他們不熟悉爵士樂

和搖滾，他們也不在乎去跟上街舞、電子舞音樂，或是瑞格舞的潮流。

當年輕人通過卡拉 OK 的表演、服裝和生活類型來標示他們的身份時(例
如 Hall, 1997)，中上階層的群體通過演唱老歌來表明他們的文化身份和

集體記憶。 
卡拉 OK 娛樂業前瞻性地重新設置了卡拉 OK 的環境，為的是使中

上層消費者感覺很自在。舉例來說，中國卡拉 OK 包廂通常會在供選擇

的節目單的最上方突出“老歌＂和“民歌＂這樣的目錄。前者指的是在

40 年代出生的人熟悉的歌曲，後者不僅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價值，同時也

具有特別的含義——在共產主義者眼中的愛國或革命。他們的聽眾也能

夠在任何一個新嘗試的卡拉 OK 俱樂部容易地“定位＂他們的文化標

誌。我觀察到，這類的卡拉 OK 消費者能夠很容易地發現一些大家共同

知道的老歌和民歌來演唱。他們能夠很快地就關於唱什麼的問題達成一

致意見。一位男性的受訪者說道： 
 

我們是同一代人。我們不必去爭論（選擇什麼來演唱）。比如說， 
歌曲（最初由鄧麗君演唱的“月亮代表我的心＂）對我們所有人來說

都 
很熟悉。它是一首老歌，但這首歌對我們這一代人來說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都經歷了那個時代，在那時我們秘密地聽著這些磁帶錄製的“精

                                                 
26 在中国语境中对“老歌”的定义与西方不同。卡拉 OK 参与者所指的老歌包括 70 年

代到 90 年代晚期广泛的歌曲集合。这个歌曲集合的本质不是它们已经过时，它们被称

为老歌因为是他们年纪的人（大部分是 40 年代或以上的人）共同喜欢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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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污染＂的歌曲。……此外，我們相信我們仍然還有同樣的感受。 

 
在唱著同一類的老歌和民歌的基礎上，參與者能夠敍述著抓住他們

不變記憶的同樣的意識形態和審美。這樣的文化標誌是與社會政治相關

的：卡拉 OK 在當前的研究中被顯示為一種社會解放，一個人會期待它

是在中國相當封閉的政治系統中的附加部分。但是，卡拉 OK 的產業已

經再次調諧了中國，它對中上層消費者群體起到幫助維持一個穩定的、

向後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並且使現狀更持久。 
那些與文化標誌較不關切的方面對中上層消費者來說不太重要。舉

例來說，他們不太在乎表演的品質和歌唱的技巧。我觀察到他們很少就

不好的表演和歌唱品質而嘲弄彼此。他們也許認識到了這一點，但他們

從不介意他們演唱的不良品質——表現為音調不准、聲音粗糙、不協調

的即興表演，或者是被過度飲酒、同時的閒談或商業談判所干擾。在實

地觀察中，我常常聽到隔壁的騷動或者沿著走廊的中年參與者不好的卡

拉 OK 演唱。相對照的是，年輕的卡拉 OK 消費者因為幾種不同原因的

綜合，非常在意他們的表演品質。 
 
    以皇宮形式設計的卡拉 OK 俱樂部 

年輕人和有著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中年人在中國消費著同樣的卡拉

OK 環境。在中國 KTV 的設計是迎合中上階層而不是年輕人的社會文化

喜好和功能需求。一些資深的 KTV 管理者承認他們有意把目標客戶定位

為較高的社會經濟狀況的人。一位經理承認這一點，但同時強調說他們

的 KTV 也是為年輕客戶的品味來設計的。這位經理沒有注意到這一事

實，即我在前一部分所討論的——年輕的和中年的客戶的品味是有著嚴

重的衝突。在香港，卡拉 OK 包廂是一個擠滿了年輕人的流行的、時尚

的和酷的地方。他們穿著隨意的或時尚的，有時是行為乖戾、紋身、醉

酒的頹廢，或者是身穿街舞類型的黑色緊身運動衣，金屬腰帶和鏈條，

帽子和下垂的褲子。但 KTV 在中國大陸的景象和氣氛完全不同。在中國

大陸，一個典型的中上水準的 KTV 類似於一個極為閃耀的和宏偉的皇

宮。27 入口是一個很高的、裝飾得很好的木頭門，上面有著中國特點的

龍形裝飾，金色的把手和圓形的長釘。有的時候，入口還有身穿華麗衣

服女服務員歡迎顧客。一位經理會有禮貌地護送顧客到適合他們口味和

需要的 KTV 房間。另一種選擇是把皇宮裝飾為經典的希臘風格。使用標

                                                 
27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中上档次的 KTV 市场被调查。没有装饰成这样风格的低档的

KTV 也存在。低档的 KTV 的生意和服务被估计为低于中上档次的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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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性的白色大理石和石灰石做成門，穹頂、羅馬式的建築結構，這些都

是典型的例子。內部的裝修選擇也是追求給中上層消費者一種莊嚴的感

覺，這是資深的管理者和提供資訊的 KTV 一線工作人員所聲稱的。 

與這種皇家宮殿主題一致，中國的 K 房都很大。它們顯著地比香港、

臺灣和日本平均的 K 房大一些。他們有著不同尺寸豪華裝飾的 K 房提供

給各種消費者。但總體來說，大多數房間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即在房間

中心部分有開放的空場地。這個空間不是作為歌唱用的，而是用作各種

社會功能。這些多樣的社會功能應該能夠同時在一個皇宮裏發生。在這

個寬敞的 K 房，設施和傢俱的安排也同樣很獨特。在臨近唱卡拉 OK 的

大電視機旁邊，我常常觀察到小的咖啡桌，周圍是沙發和長椅。在 K 房

裏很大空間不是特別設計來服務於唱卡拉 OK 的目的。人們常常利用

“額外＂的空間來社交和談話，尤其是跳舞。對中年的消費者來說，他

們跳的常常是正式的舞廳的舞蹈，在卡拉 OK 房間他們選擇老歌作為背

景。 
我曾經幾次觀察過在中國 KTV 裏的舞廳舞。基本上是“有特權＂人

的一種社交舞。它可以是華爾滋、快步、恰恰舞、倫巴舞，夜總會兩步

舞，薩爾薩舞，或者是探戈。一個共同的看法是舞廳舞看起來是與過時

的西方時尚有關。但是，在中國經濟的興起中，新富們開始獲得一種全

球化的接觸，跳舞被認為是上層和精英的。當他們兩兩起舞的時候——

既可以是異性也可以是同性共舞，在這個臨時的跳舞場地，他們消費著

就像是皇宮背景所提供的禮貌和等級。 
 

中產階級中年人：沒有流行色彩的卡拉 OK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是否中上階層消費者懷舊的獨佔表演消弱了卡

拉 OK 消費中的流行因素。至少在旁觀者的眼中，卡拉 OK 仍被看做是

一種時尚和創新的活動方式。我在北京一間卡拉 OK 包廂採訪一位中國

商人的時候，他解釋到： 
 

我們（像我這樣年齡和職業的人）沒有太多娛樂。一些人

會去打高爾夫，但我不會去。我們經常也不做太多運動。現在，

去 KTV 可以看作是（我和我的同伴）一種特別的活動。用今天

年輕人的話來說，它真的是一種“酷＂的活動，至少在我朋友

的眼中……。我喜歡唱臺灣的華語歌，像那些周華健和任賢齊

的歌。他們的歌表明著我們的感受和我們共同的時代。儘管我

伴隨著這些歌長大，我仍然認為它們不過時（2007 年在北京卡

拉 OK 環境中的非正式談話） 



 
 
 
 
 
 
 
 
 
 
 
 
 
 
 
 
 
 
 
 
 
 
 
 
 
 
 
 
 
 
 
 
 
 
 
 
 
 
 
 
 

 

從 KTV 消費覬覦中國的社會矛盾 

 
 

 85

 
這個敍述揭示出了在卡拉 OK 唱老歌的本質。首先，這些歌不是真

正過時的歌。它們是“老歌＂，因為它們保留了在 40 年代或這前後出生

的人同樣的感受和審美。其次，唱卡拉 OK 起到一個文化標誌的作用，

它清楚地顯示並且闡明了這些人的社會階級身份。儘管這個事實——表

演的歌曲不是當代的流行歌曲，卡拉 OK 的活動仍被看作是現代和時尚

的。 
事實上，很多新富們“落後於時代＂的活動可以在卡拉 OK 空間裏

看到。舉例來說，中產階級的人常常手舉著一杯紅酒站起來，同人們在

餐廳所做的一樣。在這些活動中，卡拉 OK 活動只是一個背景；重要的

是這個階層消費者的社交功能。他們通過跳舞和社交來加強他們的聯

繫，這可能會帶來一系列實際的結果，諸如簽訂合約和商業合作。在一

些 K 房裏，一些額外的沙發被放置在房間的另一邊，用來作為私人協商

的設施。 
 

年輕人：卡拉 OK 作為一種流行活動 
在香港的卡拉 OK 俱樂部 K 房非常小。受制於空間的限制，在香港

的 K 房裏桌子的典型的尺寸是不成比例的大。它們是被有意地設計成餐

桌，這樣可以放置很多盤子和飲料。如同一位元資訊提供的經理指出，

飲料和自助餐（在一些卡拉 OK 俱樂部有提供）是收入的主要來源。在

香港 KTV 的主要活動是唱卡拉 OK。這不意味著青年人在 KTV 不進行

社會交往，而僅僅是他們希望把他們的互動集中在音樂表演的基礎上。

生日聚會或聖誕聚會也常常發生在卡拉 OK 環境中，但這樣的慶祝也明

顯帶有各種合唱，也就是集體演唱，單獨表演，對唱，嘲弄和評價同伴

的唱歌表演和情感表達的特徵。當房間很小而回聲很大的時候，閒談、

討論和閒話並不實際。 
儘管受制於 K 房空間的限制，年輕的消費者在音樂的選擇上有很大

的彈性。一般來說，他們並不限制於選擇作為他們社會身份標誌的那些

歌曲。特別時候的選擇原因部分是在於是否選擇的歌曲能夠明顯地展示

表演天分，歌唱的品質和唱歌人的技巧，部分還取決於他們心儀的偶像

或歌手的歌曲是否可獲得。28 但在同時，一個年輕人在一個“皇宮＂裏

輕輕打著街舞的節拍是奇怪的。無論如何環境的設定並不適合年輕人在

演唱時的情緒和傷感。 
 

學習一種不同的美學 
                                                 
28 先前说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年轻人被观察到首先被他们的父母影响，其次认同

于民族的歌曲，特别是香港超级明星刘德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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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拉 OK 在大陸的運作邏輯是向著中年的中上階層的期待、品位、

想法傾斜。中上階層主導的消費力量強迫這種引進的娛樂按照本地的商

業模式和中國本地的商業條件重新定形。這一點展示了市場力量的主導

作用，它能夠在現實中扭曲或改變卡拉 OK 或任何從全球語境中引進的

文化技術。結果是，今天在中國看到的卡拉 OK，在環境、內部設計、

操作、歌曲的演唱和服務都偏離了世界其他部分的卡拉 OK。 
香港的資訊提供者，他們曾經去過大陸的 KTV,評論說這呈現出年輕

人對當前中國本土化導向的卡拉 OK 的抵抗。一位資訊提供者對在中國

KTV 環境中不加掩飾的物質主義和誇張浪費感到生氣。他們發現，中國

KTV 難以置信地被新富們的粗俗所扭曲。29 新富們花錢消費，但他們被

看作是不文明並且是缺少品位的。具體的衝突點是當所有的中國 KTV 都

按照著新富們的文化品味的時候，年輕人被迫遵從這樣並不時尚的文化

消費實踐。新富們的文化導向了年輕卡拉 OK 消費者的生活類型和宏大

的宮殿氣氛的中國 KTV 之間一種尷尬的對立。不如說，在強大的商業性

和階級性全面地塑造了一種新的、但也是單調的卡拉 OK 樣式，而年輕

人只有去接受。 
逐漸地，中國的年輕人傾向於學習、熟悉和按照新富們的美學來社

會化。它的結果是一種不協調的卡拉 OK 消費，在年輕人中可見的和難

以察覺地出現了。這種文化形式與當前年輕人主導的其他品位是相對

的。舉幾個例子來說，年輕人喜好基本上是酷、時髦、動感和網路文化。

如果當代中國的青年文化能夠被廣義地描繪為現代性，那麼他們在卡拉

OK 消費的例子中是向後看的。一位我在廣州訪問的資訊提供者，也是

一位卡拉 OK 消費者聲稱： 
 

我不喜歡這樣的卡拉 OK。它太破舊和俗氣了。KTV 房真是亂

七八 

糟。它的裝修不好。我曾經去過比較好的 K 房：他們有寬大的入口， 

壯麗的裝飾和有品質的服務。 

 

當資訊提供者被要求闡明她的觀點時，她所指的宏麗的裝飾是那些金色

的鑲嵌，服務是指在卡拉 OK 俱樂部入口處身著華麗衣裝的迎賓小姐。儘

管他們的身份是年輕人，他們抱怨這個 KTV 的服務生破舊的衣著，其實

這些服務生的服裝與他們自己很像。他們抱怨這個 KTV 最低限要求的設

計。對於他們在卡拉 OK 消費問題上認知的不一致可以有一些解釋。首

先，與正常生活方式相對比的 KTV 的使用麻醉了年輕人的消費。唱卡拉

                                                 
29 香港的受访者使用的原话是“无教养的”、“皇家的”和“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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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主要是看作是一種娛樂，年輕人沒有嚴肅地思考過不同社會階層在卡

拉 OK 美學上的不一致。其次，有一種對金錢和財富很強的渴望的衝擊。

置身於一個非常不平等的社會，並且處於一種相當被剝奪的位置，中國

的年輕人會被現實所壓倒，並且開始將權力和金錢作為身份的標誌而不

是去提升年輕人的身份和價值。 

 

六、結論：在卡拉 OK 中反映的社會矛盾 
卡拉 OK 在亞洲新一代人中變得更加流行。與西方語境中卡拉 OK

消費研究相一致的是，在亞洲的卡拉 OK 很大地服務於參與者的主體性

經歷的轉變(Otake 和 Hosokawa, 1998)和社區建設(Drew, 2001)。在闡明

這樣的個人和社區功能之外，本文詳細地說明了卡拉 OK 在中國本土化的

消費模式，和包含於中國卡拉 OK 消費中更大的文化矛盾問題。這種文化

矛盾是當代中國鑲嵌於一個極權國家和不平等社會中複雜的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現實的一個縮影。當社會階層的興趣存在分化，一無所有的新一

代的興趣總是讓位於那些富有階級。這體現在卡拉 OK 在中國的具體改變

上：卡拉 OK 作為一種娛樂形式的使用被重新形成為一種中上階層的非正

式的社會聯絡和商業會談。KTV 的經營者重新調整了引進來的卡拉 OK

的文化技術來迎合階級性的消費需求，主要是服務于新富們的興趣。在

我先前的分析中已表明，這一結果是在宏偉的像宮殿的卡拉 OK 環境和

青年使用者所偏向的品位之間的一種尷尬的對立。 

自相矛盾並且不幸的是，在中國的年輕人並沒有對這種本土化重新

形成的卡拉 OK 作出什麼認真的反抗。他們在沉默中同意了它並且產生對

它的順從感。沒有年輕的面談者表達出對這一點的關心。在一方面，個

人可以見證中國強大的商業力量已經成功地粉碎了技術的文化協議，並

且重新創造了在中國正常使用卡拉 OK 的一套新規則，而年輕人被迫去接

受它。在另一方面，年輕人願意去學習並擁抱來自社會經濟主導階層的

中年人的美學和價值觀標準。他們把自己的年輕人身份放在一邊，並沒

有感到羞恥和自我憐憫，而使用新富們的美學來評價卡拉 OK 俱樂部。如

果卡拉 OK 能夠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總體狀況的一個縮影，今天年輕人的價

值和文化同樣地被中上階層的興趣所壓倒和遮蓋。青年文化的存在和發

展於是成為一個當代中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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